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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故鼎新 卓然独秀

◎本报记者 徐跃 薛一群

回望千年，西辽河流域焕发的勃勃生机和远古先民的创造力令人
惊叹：榫卯结构、骨柄石刃刀、纺轮、双环壕、人形陶罐、丫形陶器、麻点
纹、双耳壶、“锔”的技术，还有骨冠这一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唯一被
称为“冠”的饰物，更有代表着古人高度审美的“哈民小陶猪”和“南宝

力皋吐石熊首”……
西辽河流域广阔，地理位置优越，是各方交流的重要通衢，同时集

聚了巨大的文化创造力，塑造出了一个具有旺盛生命力、不衰不断的
悠久文明，彰显中华文明富有活力的一面。

辩证取舍 久而无穷

凡益之道 与时偕行

活水自流，吐故纳新。
中华文明的创新，是主动式的变革

创新。
生业方式的改变，是区分旧石器时代

与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也是史前时期
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

旧石器时代茹毛饮血，以原始采集、
狩猎、渔捞等为主。

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经济生活方式发
生了重大变革，学会了磨制石器、制陶、农
业种植和家畜饲养，自然经济开始向生产
经济转变。

说起这一“转变”，就要讲一讲哈民聚
落的故事。这个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聚落，
早已沐浴过文明之光，却在一场灾难面前
尘封地下，怀抱着太多秘密沉睡千年。

哈民聚落，是一座规模宏大的中心性
聚落，上百座规划整齐的半地穴式茅草房

屋掩映在绿野之间。
当茅草房上空飘出袅袅炊烟，哈民先

民舀来湖水盛入陶罐之中，将种植的谷物
和捕到的兽肉放到屋内的土灶上进行烧
煮，不久便飘出阵阵香气。

饱餐之后，氏族首领开始分工，大家
开始了一天的辛勤劳作：有的拿起石斧、石
耜去耕地；有的在石磨盘上研磨谷物，给黍
粟去壳；有的在陶器作坊里制作陶坯，烧制
陶罐、陶壶；有的在森林里用石棒、石镞追逐
猎物；有的在河中用蚌刀、鱼骨钩捕鱼……
一些妇女拿起骨针、骨锥缝制兽皮，用纺轮
等工具纺线，制作御寒蔽体的衣服。

日暮降临，红霞满天，辛苦了一天的
人们聚坐在一起，享受着一天丰厚的收获，
篝火上的陶罐咕嘟咕嘟作响，火光映红了
族人幸福的脸庞，老人用骨柄石刃刀将食
物分成若干份，族人们领取自己的食物，美

美地享用起晚餐。
夜深了，哈民人睡得如此安稳，一点

也不担心野兽的侵扰和陌生人的闯入，因
为聚落的周围早已挖好了两道又宽又深
的环壕。

这一切美好并非无端猜测，故事中提
到的每一件器物都是真实的存在，这些遗
存让我们看到了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看
到了新石器时代生业方式转变带来的技
术革新，看到了创新的火花在四处迸发。

哈民先民在建筑方面很擅长“规划”，
他们将房屋建设得整整齐齐，面朝东南抵
御西北的寒风。这样的智慧还体现在房
屋结构上，从清理出的房顶梁遗存来看，他
们已经使用了榫卯结构。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
员吉平认为，哈民遗址内发现的十几座保
存较为完整的房屋木质构架，再现了新石

器时代半地穴式房屋构筑框架情况，这在
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史前聚落遗址中尚
属首次发现。

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刘国
祥说：“哈民聚落房屋结构在中国史前文明
中独树一帜，从遗产保护角度具有不可替
代价值。”

最令人称奇的还属聚落周边的双层
环壕，哈民遗址服务中心主任董哲说：“双
环壕能够起到重要的防御作用，是确认哈
民聚落遗址的重要实证。”他表示，一般的
聚落只是单层环壕，这样的双层环壕并不
多见，哈民先民在安全方面展现出了创造
天赋。

神秘的哈民遗址还出土了大量丫形
陶器，整体呈“丫”形造型，但是用途是什么
仍是未解之谜，烧烤支架还是烧火工具？
也可能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

生产生活的需要，也促使南宝力皋吐
先民不断地进行技术革新，运用起骨器和
石器游刃有余。这一点，从遗址出土的各
式骨柄石刃刀上就能看出来。

复合型工具骨柄石刃刀的做法是将
大型动物骨骼在一侧或者两侧开槽，将石
刃镶嵌在骨槽里，兽骨磨得圆润，坚石磨得
锋利，组合起来刚好用来分割食物或兽皮。

史前时期生产生活工具的丰富令人
惊叹。且不说石器，单是南宝力皋吐遗址
出土的骨器就有很多，如骨匕、骨锥、骨凿、
骨镖等，这些工具见证了当时技术的进步
和生产力的提高。

经济生活方式的变革总是带有巨大
的驱动力，这样的学习和传播过程是主动
式的、自然而然的。在中华民族的文明长
河里，先民们始终保持着主动创新的精神
魄力，创造出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

恪守正道，万象更新。
中华文明的创新，是辩证式的守正创新。
西辽河流域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

是一个交往交流交融的绝佳之地。不同
氏族、部落引以为傲的器物都会出现在这
里，西辽河先民在比较中辩证取舍，逐渐形
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

陶器的诞生是人类第一次改变物质
材料特性的伟大创举，从此踏上了人类发
明生活器具的创造之路。

“南宝力皋吐遗址出土陶器多，最常
见的陶器组合是筒形罐和壶或叠唇罐，个
别组合出现了钵或尊形器，其繁复而写实
的附加堆纹以及精致对称的复线几何纹，
无不折射出草原地带先民们丰富多样的
生活景象和创造力。”吉平说。

南宝力皋吐先民的修复技术也很了
得，在一些出土的陶盆和陶碗上，能够发现
裂痕两侧有一些小孔，有人猜测他们是用
类似麻绳一样的东西穿过孔隙，将破裂的
器物固定起来使用，类似于“锔”的技术。

相比玉器和金器，陶器更新换代更
快，打碎了马上就能做出新的，因此款式更
加新颖，器型和纹饰的迭代演进更快。这
也给西辽河先民提供了巨大的创作发挥
空间，他们将自己的喜好绘制在这些器物
上，寄托对生活的美好祝福。

先民们还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纹饰特
点，比如哈民先民喜欢在陶器上使用麻点
纹。“外表施有麻点纹的各类陶器，是哈民
遗址最显著的特征。”刘国祥说。

等级的出现，贫富的差距，是文明演

进过程的产物。
在南宝力皋吐遗址，出土了大量代表

权威和身份象征的器物，如珍贵的贝壳项
饰品、磨制光滑的玉器，还有由狩猎用途逐
渐变为权力象征的权杖。

骨冠——代表了南宝力皋吐先民独
特的审美，这是南宝力皋吐古墓群中的新
奇物件。出土时，骨冠紧密地套箍在遗骸
的头颅上，帽子的形状十分明显。发现骨
冠的墓葬在墓群的中心位置，随葬品也十
分丰富。有专家认为，这些骨冠是目前发
现的新石器时代唯一被称为“冠”的饰物。

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经逐步掌握
了制造皮革和纺织麻、编织等技能，南宝力
皋吐先民用锋利的石刀裁割兽皮做成衣
服，纺轮、骨锥等工具的大量发现，也让人

们推测，南宝力皋吐先民可能已经进入了
纺织制衣时代。

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南宝力皋
吐部落的氏族首领，身穿精美的缝制衣物，头
戴配有动物毛皮和坠饰的骨冠，举起手中的
权杖，带领族人狩猎征战，是何等威风和气派。

说到西辽河先民审美的“巅峰”，就不
得不提到两件模仿动物造型的“镇馆之
宝”：哈民遗址的小陶猪和南宝力皋吐遗址
的石熊首。

小陶猪是哈民遗址目前出土的陶器
中唯一一件以动物为主体的文物，双眼皮、
獠牙上翘、双耳后背，是一头被驯化前的小
野猪形象，肚中可装种子，象征着财富和多
子多福，有“中华史前第一美陶猪”的美
誉。石熊首则是南宝力皋吐遗址博物馆

的“五宝”之一，圆耳扁嘴、打磨光滑，造型
古朴、活灵活现。

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辽宁省
文史研究馆馆员郭大顺先生感叹：“古人真
的很厉害，他们学习的媒介少，却凭借记忆
力，抓住动物的特征，让器物栩栩如生。”

追求美，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
理，在这条路上，历朝历代生活在西辽河附
近的“居民”创造出了很多兼具美感和实用
性的器物。比如，为了在马背上使用方便
设计成一面扁一面圆的辽代灰陶穿带扁
壶、用于军队传递信号使用的元代靴形乐
器、作为法器使用的清代海螺刻花号等等。

中华民族对于审美的不懈追求体现
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每一个节点，中华美
学精神在日积月累中逐渐形成。

博采众长，新益求新。
中华文明的创新，是开放式的融合创新。
中华民族自古就崇尚创新、变通趋时，总能作出

适于时代需要的判断与选择，以创新精神不断进行物
质文明创造、精神文明创新和政治文明创建，展示出
蔚为大观的文明成就。

西辽河流域在距今8000年左右就已经出现了著
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兴隆洼文化。红山文
化时期，先民们创造了独特的东山嘴祭坛、牛河梁女
神庙、积石冢群，即为“坛庙冢”，还有人们熟知的“玉龙
凤”，这6个字所代表的丰富内涵，被认为是红山文化
的独特象征。

而在位于通辽市库伦旗的四家子遗址，考古人员
发现了一个“神秘”的祭祀遗址，发掘迹象表明，这是

一处红山文化晚期祭祀遗存，与牛河梁女神庙东坡
筒形器群遗存有诸多相似之处，文明的火花也曾在
这里被点燃过。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
度文明皆未能承续，唯有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这与中
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密不可分。

在中华文明构成的各个区域，有着不同的文化
特征，苏秉琦先生曾有“华山玫瑰燕山龙”的说法。

在西辽河文明区域发现的一件彩陶罐上，我们
看到了代表中原文化特征的花卉纹、代表红山文化
特征的龙鳞纹，甚至还有来源于西亚的几何纹，这些
纹样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文
化的融合创新在这件器物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文化的碰撞、各民族的交流融合，使得西辽河流

域多种经济形式并存，渔猎、牧业、农业、手工业等各业并
举，在相互学习、互相补充中，加速了文明的进程。

南宝力皋吐遗址博物馆馆长刘志强介绍：“在南宝力
皋吐遗址，专家从出土的陶器、石器、玉器、骨角器、蚌器和
遗址的诸多特征中分析，发现了6种以上考古学文化元
素，这些文化元素在这里融合创新，构成了富有地域色彩
的新文化面貌——南宝力皋吐文化。”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
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西辽河文明既是吸收者，也是创造者，更是传承者。

在制度创新方面，生活在西辽河流域的契丹人建立
的辽王朝推行的南北面官制度可谓典范。南北面官制度
体现了“因俗而治”理念，北面官主要管理契丹族和其他游
牧民族的事务，南面官则管理汉人和渤海人的事务。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
发展。南北面官制度的实施不仅在辽朝内部取得了
成功，而且对其后朝代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元
朝和明朝在西南地区实行的土司制度，清朝推行的盟
旗制度，都被视为辽朝南北面官制度的延续。

创新，是中华文明的力量之基，动力之源。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

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
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这些创新、立
新的理念，因时而变、与时俱进的创新思想深深植根于
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回顾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流，那是中华民族共同缔
造的辉煌印记；瞩望壮阔无垠的前景，定能创造出一个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南宝力皋吐遗址复原展示区航拍图南宝力皋吐遗址复原展示区航拍图。。

万古江河，昼夜不止。
当日月星辰的倒影从河面数次划过，当远古

文明的风从四面八方来回穿梭，西辽河静静地流
淌着，见证着一幕幕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

哈民遗址出土的哈民遗址出土的
小陶猪小陶猪。。

南宝力皋吐遗址出土的石熊首南宝力皋吐遗址出土的石熊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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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日报社、中共通辽市委宣传部联合推出）


